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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人的言说——《装台》的现实主义品格
何锦彦  石璐嘉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浪潮的到来，让观众感受到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惊人爆发力。其中现实主义电视剧《装

台》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剧中将社会现实和作者经历结合在一起，对装台有关的人和事进行阐述和描写。本文旨在以

此剧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内容意蕴、人物塑造到艺术精神等多方面探索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诠释秦腔文化

传承的现状，倾听社会底层群体的声音，表现出其关照底层社会现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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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 伟大的艺术家是时

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如

今，反映世间百态，细品人间真情的途径变得不再单一。其

中影视因为具有直观性，大众化的特征，成为了大众认知

中反映生活现实最重要的途径之一。2020年底，一部反映装

台人生活百态，细品秦腔文化的电视剧《装台》在中央一频

道上演。电视剧《装台》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小说

于2015年出版后就获得如潮好评，普遍认为是这10年来当代

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获得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

奖”。现实主义要求作品必须揭示某种现实或历史的真相或

本质，电视剧《装台》饱含现实主义色彩，以全面的艺术表

现形式展现为秦腔戏曲装台的人——刁顺子琐碎的生活故

事，同时揭示以秦腔为代表戏曲文化的现状。本文将以电视

剧《装台》为分析对象，分析如何用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为

切入点，旨在探究以生动的细节、真实的人物和深刻的思考

来重铸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一、《装台》的社会现实

文本成为了反映现实物质内容的工具。从现实书写和文

学作品的共性出发，探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自1993年召开

“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中国作家就开始积极探索如何书

写中国现代底层人民生活的窘迫现状。中国现当代作家陈彦

的《装台》和东西《篡改的命》等等都反映了贫富悬殊使底

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苦不堪言的现实。小说《装台》中的主人

公们都是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工，交通工具就是三轮

车，没有学历，就只能做一些散工零工，靠干体力活来获得

一点点零碎生活成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离家外出打工

的农民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985年-1990年，从农村出

来的农民工总数约为335万人。到1995 年已经达到6600多万

人。《装台》里以西安上世纪90年代为发展背景，描绘了社

会变迁和发展中外出打工老百姓的生活场景，让观众从中看

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这种离家打拼的辛酸经历引发观众

的情感共鸣。

近年来，反映现实问题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如《山

海情》聚焦扶贫事业、《在一起》讲述抗疫故事。展现都市

生活的《装台》将传统戏曲文化的发展困境、受众老龄化等

问题直接摆在观众的面前，呈现出了戏曲文化如今逐渐淡化

视野的趋势。剧中对这些现实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真实化的呈

现：人们对于免费的秦腔团演出都是爱搭不理的；除了农村

红白喜事，除了老一辈人，鲜有人观看；剧团经常开不出工

资，几年了练功房的暖气也没钱装上；演员们去茶馆唱唱戏

得批红赚外快。现实生活中，电视、网络如此方便，爷爷奶

奶三四十年代的那一辈慢慢都老了、过世了。父母这一代稍

微会玩一点智能手机的，都不会大晚上不睡觉去看大戏了，

年轻人对秦腔兴趣不大。各地都在拆迁，很多村民都搬去那

不同的地方，一些赶集、庙会也取消了。在精神文化丰富，

娱乐方式多样的今天，戏曲呈现出来了观众老化，分流的现

象。很多民营的剧团都处在夹缝中生存，演出很少。不仅仅

是秦腔文化，中国传统的戏曲都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陕西省

秦腔实验团的周至剧团，属于陕西省基层县剧团有名的“明

星团”就算全年演出750场，收入500万元，但是除去成本，

一个年轻演员每个月的工资才2000元。陕西一半的剧团都几

乎呈现出半瘫痪的状态，有演出了才把大家聚在一起，没演

出演员就各自去做点小生意。陕西台也有固定的秦腔戏曲节

目但是真的看得人不多，而且秦腔在全国知名度也不是很

高。秦腔艺术，乃至中国戏曲艺术也逐渐走向寒冬时节。人

们现在对于戏曲传统文化采取漠视的态度，展现了中国传统

戏曲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

二、《装台》的写实手法

（一）采用真实化的描写

陈彦从小在西安长大，在戏剧团长大，戏曲的一切都

很熟悉。《装台》这部经过艺术加工的电视剧中，用影像叙

事来丰富小说，巧妙地在细节上去彰显独一无二的陕西印

记。剧中对陕西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西安美景美食的刻画生

动形象，美轮美奂：西安钟楼，大雁塔，大唐芙蓉园；辣子

蒜羊血，裤带面，腊汁肉夹馍等等。剧中所播放的具有陕西

特色的民歌《这就是陕西》、《陕西美食》。陈彦在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工作23年，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再成

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与戏剧的缘

越结越深。所以剧中把戏曲与人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穿插

着整部剧。剧中上演了真正秦腔戏曲的表演：秦腔《周仁回

府》、碗碗腔《人面桃花》等等感受几千年秦腔文化的悠久

历史。另外，用陕西方言来演绎故事情节，使剧情富有节奏

感，也更好地烘托人物的心理变化，使整个故事世界变得更

加丰满，感受满满的陕西方言文化，如：黑塌糊涂（稀里糊

涂）、哈松（坏人）、瓜（傻）、碎碎的（小小的）

（二）塑造底层百姓的群像

电视剧《装台》关注着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塑造了一

群生活在城市底层人物群像——装台人。装台其实就是装备

舞台，一些演出上演时，总需要有人搭台子，挂布景，安灯

光。事实上，这职业蹭点艺术的边，算是艺术的参与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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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质上还是干的体力活，算是艺术的边缘人，他们是在为

这个时代越来越边缘的秦腔剧团装台，算是边缘艺术的边缘

人。

剧中展示了装台人甚至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真实工作

状态。装台是苦活也是累活，爬上爬下的把十几斤的灯挂在

杆上，一点一点把百米高的台子搭好。装台累人，导演灯光

师没一个好伺候，一句话，就得上上下下楼梯两三趟。剧中

秦腔团铁主任脸一掉，眼一瞪，被克扣工资的装台农民工啥

也不敢说。忍了可能还有下一回，不忍随时就可能被赶走，

他们自身的生存属性就具有边缘化，在我们欣赏表演时，很

少会想是谁搭建了这一个舞台，聚光灯与掌声从来只属于舞

台上的人。

同时以精准细致的描摹勾勒出边缘小人物生活现状。

这些边缘人物并未作为弱势群体而被额外施加恩惠。他们住

在城中村租的破旧房子里，骑着坐骑三轮车，每个月就挣点

碎小的钞票来维持生活。他们总是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讨

好给自己找活干的人和拼命出力气找活干。城市生活在这群

诚朴忠厚，吃苦耐劳的人身上呈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苦难记

忆。不敢惹事，谁也惹不起，也总是被人瞧不起。墙根儿一

蹲，三五扎堆，一碗面两个馒头就能把肚子哄了。

三、《装台》的现实精神

现实主义对社会生活关注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更注目于人性、人情的开掘。通过尊

重生活现实，揭示社会真相，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性情的赞

美，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进行重新

观照与审视，引发国民的思考。

刁顺子与他的伙伴们虽然下苦，身上充满着软弱，贫

穷和苦难，但却是一个仁爱，无私和坚强的集合体，隐喻着

可歌可泣的中华美德和民族精神。他们卑微中有自己做人的

底线，刁大顺干装台总是秉着遵循原则，不坏规矩；不干活

就不能拿别人的钱，不能让人瞧不起；各出各的力，各领各

的钱的原则。绝不会因为是新手“三皮”或临时从村里叫来

的劳动力而克扣他们一分钱。骨子里还藏着一份责任担当，

是刁大顺在墩墩闹出事后，没有二话的替他顶了罪。宁可亏

钱、绝不亏心。刁大顺不让兄弟们出了力却没赚到钱，把自

己该拿的那份钱没有二话的让了出去。在兄弟大雀儿去世之

后，不忍心看着孩子再受苦，没地方住，自己就让其孤儿寡

母地住在自己的家，想办法砸锅卖铁地帮着凑植皮手术的费

用。

剧中还有把农民工当兄弟，开面馆的二代；睡在车里，

房子全部租出去，钱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的黑哥，这些“刁大

顺们”也代表着人民千百年来积累起来可贵的中国精神。

剧中，秦腔经历了过无人问津，仿佛如今快节奏的生

活里找不到可以停下脚步欣赏慢节奏秦腔戏曲的人。但是在

导演，灯光师一遍遍的修改中，多次的排演后，改编后的参

加北京汇演之后，逐渐走红，赢得全国观众的好评，秦腔艺

术有了更大的观众群，受到更多人的喜爱。继承传统，挽救

民族文化，是当今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戏曲文化是中国

的国粹，是中国几千年地方文化的缩影。戏曲文化如今整体

呈现出逐渐淡化视野的趋势。但剧中西安里的城墙根儿的树

林里，还有着零星的自乐班（民间娱乐组织）；公园里还有

一群老人围着一团唱着秦腔，眉户，碗碗腔；茶园子听戏的

人也还有。2008年以来，作家陈彦也为了挽回历史悠久的秦

腔，对陕西戏曲的优秀曲目加以梳理和拯救。一首戏曲，包

含着历时和共时的价值文化。秦腔文化有骨气硬气，正是亘

古不变，不曾退隐的体现。

面对秦腔受众老龄化问题，通过排新戏，通过舞台和

音乐的创新来增强秦腔的现代感和时尚度，希望吸引年轻的

观众。可以通过对一些已有知名度的作品，进行修改，以取

得更好的效果；注重创新也保持住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精华。

2008年以来，作家陈彦也为了挽回历史悠久的秦腔，对陕西

戏曲的优秀曲目加以梳理和拯救。一首戏曲，包含着历时和

共时的价值文化。秦腔文化有骨气硬气，正是亘古不变，不

曾退隐的体现。

四、结语

电视剧《装台》，真实的再现了装台人工作上的埋头

苦干和唯唯诺诺，真实的演绎着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和一地鸡

毛。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电视剧的叙事经验相融合，深

入现实，反思时代，显得真实和力量。对现实里贫瘠空间的

建构，却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等的期待与憧憬。

“刁大顺们”这种小人物身上有亮色，有最普通的劳动者的

生命亮色，展现出他们即使在艰难地生活，但他们在认真地

生活，托举了底层百姓积极改造世界的决心，探寻了个体不

断奋斗的精神。《装台》同时展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戏曲发展

困境，是对现实问题作出的思考和回应，为传统戏曲文化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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